
文/图 王磊

小时候，我觉得米线不如馄饨实

在；后来，恰恰是这碗米线，成了我心中

家乡味道的代表。

让我“入坑”的，是姥姥家附近一

家开了二三十年的老店。他家的米线口

味始终不变，店里总飘着一股熬煮猪大

骨的浓郁香气———熟客们都戏称它为

“臭米线”，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人气。

店里的光景，是我对市井烟火最初

的印象。汤锅蒸腾着热气，店里永远暖

融融的。尤其是冬天，一推开店门，热气

便扑面而来，瞬间驱散了周身的寒意。

食客们扯着嗓子喊 “一碗肉酱，多

放辣椒”，滚开的骨汤从大勺里倾泻而

下，瞬间激发出肉酱与辣椒的复合香

气。再配上个茶叶蛋，这便是许多人一

上午的能量来源。

“这家店价格实惠，即便小碗分量

也很足。”父亲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那

时身强力壮、胃口也大，“那时候我们都

能吃下一大碗米线，再加

个蛋，一上午都

顶饱。冬

天 喝

一碗，

身上暖洋洋的，骑着车子去上班都不觉

得冷。”

那一碗看似简单的米线，内里却

藏着不少“讲究”。事先泡好的米线

在滚水里焯烫片刻，瞬间变得根根

爽滑、筋道弹牙。堪称灵魂的肉酱，

在香辛料的加持下，牢牢掌控着一

碗米线的风味基调。橙色的萝卜榨

菜是它的“黄金搭档”，甜津津的口

感，在徐州小吃里更是无可替代的

配 料———要 是 哪 碗 米 线 忘 了 放 榨

菜，那滋味可就差远了。

当所有配料在碗中“列队”完毕，

一勺滚烫的大骨高汤顺势浇下。汤底

的浓厚鲜香与肉酱的醇厚香味立马伴

着热气冲上来，勾得人食指大动。

而画龙点睛之笔，是那勺喷香的辣

油与几滴米醋。徐州的辣油往往不只是

单纯的辣，更能为米线增添一层厚重的

香气；米醋则多选用本地老牌子，酸得

清爽，既开胃解腻，又巧妙调和了汤头

的厚重感，留下一丝轻盈的尾韵，让人

越吃越有食欲。

根本顾不得烫，急急忙忙地搅动筷

子，让每一根米线都裹上油亮的汤汁。

“哧溜”一声吸入口中，麻辣鲜香瞬间

在唇齿间爆开，一路酣畅淋漓地奔涌入

胃，浑身都透着舒坦。

在徐州，我们不说“吃”米线，只说

“喝”米线———得连米线带汤，完成一

场“暴风吸入”，才能体会到那份从口

到心、淋漓尽致的熨帖。

后来我才知道，米线本身并非徐州

原生的小吃。它和许多外来食物一样，

在这座被称为“五省通衢”的城市里扎

了根、落了脚，彻底融入了城市的肌理，

被打上了鲜明的本地烙印，成了一代代

徐州人的记忆载体。

直到去外地求学，我才真正品出这

碗米线的全部滋味。外地的米线各有特

色，却总让我觉得陌生。异乡的夜晚，手

机上刷到徐州米线的视频，味蕾会无比

精准地“回忆”起那肉酱的醇厚、辣油

的酣畅、榨菜的甘甜脆爽……这时才恍

然大悟，那碗米线早已不是简单的果腹

之物，而是我与故乡之间一条看不见的

精神纽带。

每个寒暑假归家，放下行李的第一

站，必定是那家熟悉的米线店。当那口

熟悉的味道在口腔里充盈开来，关于这

条街、这座城市的人和事，就又都清晰

地浮现在眼前。这细细长长的米线，就

这样徐徐地伸向遥远的童年，伸进醇香

的回忆里，系着乡愁，牵着思念。

如今，徐州的米线店越来越多，口

味也各有千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碗

无可替代的“最佳米线”，关于“谁家

最好吃”的争论，从来没有定论。但这

或许正是家乡味道的魅力———它没有

统一的标准，却能在千百种变化里，为

每个人保存着那份最原始、最私人的

记忆。

为了让市民更直观地感受乡土

风味，徐州报业传媒集团重磅推

出“家乡味道”徐州农特产品征

集推广行动，通过线上线下活动

打通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到舌尖的

“最后一公里”，让徐州好物走进

千家万户。登录

徐报集团自主创

办的“彭橙GO”

线上商城（可扫

描 右 侧 二 维

码），更多好物

一键到家！

编辑 郑惟 | 美编 徐丞 | 校对 李希斌

08
2025.10.10 星期五关注

分享你的“家乡味道”

文/图 我就吃不胖

甜，是刻在童年里最温柔的印记。

在所有带着甜味的食物中，炸糖糕

于我，是任何精致点心都无法取代

的———因为它总是和爷爷的身影重

叠在一起，和那些被爱包裹着的岁

月紧紧相连。

记忆定格在幼儿园时期。那时冬天

的早晨，爷爷会蹬着一辆老旧的三轮车

送我去上学。我背对着他坐在车斗里，

他宽厚的脊背像一堵温暖的墙，为我挡

住刺骨的寒风。

我记不清那时候早餐吃什么，但对

炸糖糕的印象却颇为清晰。

三轮车总是在那家熟悉的早餐铺

前停下。爷爷先把我抱下来，再拉着我

的手走进店里。他照例点几个包子，但

必定会为我叫上两个刚出锅的炸糖糕，

再配上一碗滚烫的豆汁。

刚出锅的炸糖糕，焦黄浑圆，像一

个个小太阳，在寒冷的早晨散发着诱

人的光。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先咬开酥

脆的外皮，听着那细微的“咔嚓”声，

然后露出软糯的中间层，最后才抵达

最甜蜜的核心———或是黑芝麻糖馅，

或是花生糖馅，在热油的炸制下早已

化作滚烫的糖浆。那是整个糖糕的灵

魂，也是我最喜欢吃的部分。记得有一

次，我太过心急，滚烫的糖浆烫伤了舌

尖，直到中午吃饭都尝不出味道。可那

份对甜的渴望，却从未减退，下次吃炸

糖糕，我依旧迫不及待。

吃完两个炸糖糕，甜蜜的能量足

以支撑我一上午的快乐。那种快乐如

此简单而纯粹，以至于20多年后依然

清晰如昨。

最难忘的是小学二年级的那个暑

假。我发着高烧，软绵绵地躺在床上。奶

奶说捂出汗就好了，我便在被子里蜷缩

了一整天，也不想吃饭。看我精神萎靡

的样子，爷爷坐在床边，用他粗糙的手

掌轻抚我的额头，柔声问：“丫头，想吃

什么？”

我虚弱地想了很久，轻声吐出三个

字：“炸糖糕。”

那是下午4点钟，卖炸糖糕的早餐

铺早就收了摊。

但爷爷只是点点头，替我掖好被角：

“丫头想吃炸糖糕，爷爷这就给你买。”

他推门而出的背影，至今还印在我

的记忆里。我望着天花板，心想不可能

买到的。

然而，当暮色四合时，爷爷回来了。

他从怀里掏出两个用袋子包好的炸糖

糕，递到我手中。虽然糖糕的外皮已经

软塌，不再酥脆，但咬开后，里面的糖馅

依然是温热的、甜甜的。那一刻，我忽然

觉得病全好了。

如今，在徐州的一些老街巷尾还

能见到炸糖糕摊铺，像熟悉又久违的

小吃。偶尔路过，我会买上两个。但很

少再碰到那种爆满糖浆的芝麻或花生

糖馅的了。

爷爷离开多年后，我才渐渐明

白：那个黄昏，爷爷买回来的不只是

两个炸糖糕，而是他所能给予的全部

甜。这份甜，足以让我用一生的时间

去回味。每当想起，唇齿间仿佛又泛

起了家乡的味道———那是爱的味道，

是再也回不去，却永远留在生命里

的，最甜的味道。

那一碗乡愁，就是徐州米线

甜甜的炸糖糕


